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铜锣湾，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人，戴上印有交叉的口罩，被警察要求离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3位作者端传媒记者 何恩林、余美霞、李易安 特约撰稿人 王纪尧 实习记者 钟健华、赵杰 发自新加坡、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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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想回忆、未敢忘记︰在香港、在台湾、在海外，看到悼念六四的那点

光

六四33週年，亦是香港第3年沒法自由地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。無論人在哪裏，忘不了的，年月也不會蠶蝕。

六四周年 香港 台湾 即时

余美霞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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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九六四 六四周年 六四耻辱柱 维园烛光集会

六四33周年，是香港维园没有合法集会的第3年，亦是首次无人申请举办集会。过去的大型悼念活动，建

构香港人30多年来的集体回忆和身份认同。现在没有支联会，没有传统仪式，每个独立的个体，在这时代

重新拷问自己，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么？那份触动或愤怒又是甚么？在香港、在台湾、在世界各地的人

们，正努力延续八九六四的回忆，薪火相传。

失去星星点点烛光、歌声、花束和记忆分享的维园，仍然能在角落挖掘到市民留下的纪念。有人将一副浅

白色的民主女神相倚放在维园柱子边。有人将手机灯打开，把手机塞在背囊口袋，也有人把发光的手机架

在自行车上，一路推着车走。微小的、零落的灯光包裹着维园。

对港人Alice（化名）和David（化名）来说，身体力行的纪念在未来不会中断，“如果封铜锣湾，都可以

的，我就行湾仔、天后啦，”二人毫不犹豫地回答。“我觉得还可以出来，就出啦。”Alice笑着说，随后语

速慢了下来，“如果香港去到一个出不来的情境，都很惨.......”David立马接话，“我觉得醒目（聪明）些

啰，费事烦，行近（警察）就熄灯啰。”

港人Claire一家三口参加在台北举办的悼念六四活动，“虽然来到这里不一样，但希望都能够继续纪念这件

事，不能说是遍地开花，但至少有薪火相传的效果，都希望让他（儿子）知道中共政权如何对待这些追求

民主的学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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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6月4日，香港维多利亚公园，被警方封闭的球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人民自发悼念，警方驱赶清场 


六四周年的前几天，警方召开记者会，指有人涉嫌煽动非法集结，并于3日晚11时封锁铜锣湾维园6个足球

场和篮球场范围，较2021年更早封锁往年集会的主要场地。

6月4日清晨伊始，维园已被层层铁马包围，主要入口均有大批身穿防刺背心的警员驻守及巡逻。维园外停

放十数辆警车。下午4时，铜锣湾维园一带布有上百警力，主要街道停有警车。通往维园方向的东角道被橙

带围封，警方设置记者区，记者只能在指定范围进行直播和拍摄。前支联会常委赵恩来手持花束，在东角

道被警察搜身、要求出示身分证，其后被要求离开。

入夜7时半，警方宣布整个委员和外围行人路为“保安行动区”，布置大量人力在维园入口驱散和截断行人，

不少市民只能离开维园入口，或绕着维园外侧行走。因为无法进入维园，甚至无法靠近，许多市民走到维

园对面的图书馆，隔着一条马路，从高处拍下空荡荡的维园。

社民连主席陈宝莹、外务副主席周嘉发及成员余炜彬，于晚上7时半到达铜锣湾记利佐治街。3人一字横

排，戴着画上交叉（X）符号的纯白口罩，面向怡和街进行默站。3人仅站立数分钟，随即被在场警员带往

封锁区进行盘问、搜身及登记个人资料，陈宝莹被警方盘问期间，提及默站是因为悼念六四，无意煽动任

何人加入行动。惟封锁区内的指挥官不接受陈宝莹的解释，喝令即时离开，并称如继续留在现场及进入维

园范围，将即时以煽动他人参与未经许可的非法集结罪作出拘捕。3人决定往天后方向离开。

三人离开时接受记者采访，封锁区内约20多名警员突然蜂拥而上，称要“护送”3人离场，混乱之中，余炜

彬被警员带上警车。端传媒记者向现场警方传媒联络队查询余炜彬被带走的理由，惟警方喝令所有记者离

开现场，不准查问细节。

陈宝莹一直向随行身边的便衣警员查询，方得知警方以“安全考量”为由，先将余炜彬带走，当时仍未能得

知是否进行拘捕，陈宝莹直斥警方的行为匪夷所思，“会不会（我们）向前进时又少一个？完全不能理解是

甚么一回事。”

陈宝莹与周嘉发最终被带回铜锣湾港铁站出入口离开，陈宝莹对警方的安排表示无奈，但不得不接受。她

步进站内前表示，前社民连主席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（长毛），在20多年前的2000年5月31日，身处狱

中写下关于悼念六四的诗句，“纵令我手无烛光，难禁众心悼国哀”，来对比20多年后的今天，身处牢狱外



的尚有自由空间的人竟也点燃不了烛光，“但我相信，只要烛光在心中，烛光不灭，人心不死。”

社民连前主席吴文远于晚上9时许指，余炜彬被送上警车后，载离现场后获释。 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，社民连成员余炜彬被警方车离现场，其后获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而相较2021年，今年聚集在维园外的人更少了。 


20多岁的Alice和30多岁男友David，缓慢绕着维园外侧散步，他们打开手机电筒，把手机举在胸前，走

近警察就熄灯，远离后再开灯，如此往复。Alice和David在中学时期得知六四的历史，在还有维园纪念集

会的那些年，两人会与家人或同学一起到维园参与悼念，八九年的学潮所追求的价值观是驱动他们纪念六

四的原因。随着香港经历不同社会运动，他们觉得香港变了许多。Alice说，在雨伞运动之前，会觉得能为

中国举办奥运会感到开心，但之后发生的社会事件，让她觉得香港已是“新香港”。在教育界工作的Alice，

观察到教育界出现很多变化，相比自己的成长过程中，现时学校内多了不少爱国或国安教育。

两人从没想过维园“连行都无法行”。回忆起2021年，他们还能进入维园入口，也能随着人流绕着维园走。

“以前大家还会一起开灯，但今年多数都是单兵出现。”David说，今年受警方行动影响很大，令市民多了

恐惧。Alice则感受到身边的人疲惫了不少，疲惫来自社会政治环境，也与持续两年半年的疫情有关，“许



多事变成在心中，行动上⋯⋯可能只是instagram分享story了。”

不过，正是因为急遽紧缩的社会空间，让David觉得更需要坚持纪念六四，“需要让人知道，还有人介意这

件事。如果一个半个做少少野，无论是行下街还是点下灯，都能让人知道还有人记得这件事。”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铜锣湾，一名市民被维多利亚公园前驻守的警察驱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2022年6月4日，铜锣湾街上有市民亮起手机灯悼念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2年6月3日，铜锣湾记利佐治街的电话亭内有电子蜡烛放在电话上面，之后警察很快将其清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6岁的Lucy是一名港漂，今年的六四，她绕着维园走着。她看到有两个人举着手机灯，没走20米，就被

警察拦截。她感到愤怒和悲观，“看到新闻有位女士拿着空白的A4纸，都会被拦下。这些证明了，纪念六

四公开的行动已经比较难。”

不过，Lucy也看到行动的个体。在维园的某处，一位老人只身站在铁马前，举着写有“射杀学生者 不容拥

枪械”单张。“挺勇敢的，”Lucy说。她也看到跑步的人，衣服背后印着一串数字“5、6、7、X、X”（X为



挺 敢 y说 她 到 步 人 服背 数 （ 为

空白）。“还是很多人有良知，有历史记忆。”

小时候，Lucy的父亲告诉她关于六四的历史，她在中学就学会用VPN翻墙、使用维基百科搜寻关于六四的

历史。在大陆读大学时，Lucy看到一篇外媒报导提及“坦克人”，倍感震撼，“我看到一个孤零零的、手无

寸铁的人，站在一整列坦克前。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以卵击石，仍然有面对的勇气。”

身处大陆的时候，Lucy通过在Twitter关注海外民运人士，很早得知香港维园有纪念六四的惯例。她希望自

己能有机会参与纪念集会。不过当她来到香港时，香港已失去纪念六四合法集会的空间。“我觉得香港和大

陆最大的不同，是言论自由，可以谈论大陆不能谈论的事情，比如六四，还有公民精神，我觉得在八九之

后大陆没有了公民精神。”

何谓公民精神？“清醒的知道，党、国家、政府三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作为纳税人，不应该是必须忠诚政

府，而应是有权利监督政府。’Lucy也欣赏香港的民主精神，“像14、19年，很多人有意识站出来反对非常

不公义的东西。”

对于未来，Lucy想尽力做点什么，“因为家人朋友还在内地、会有风险。我想找合适的度，去做点什么纪

念六四。”

此前，零星拘捕仍在发生。警方于6月3日早上以涉嫌“煽惑他人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”罪名，拘捕一名59

岁保安员，称他在社交平台恶意发布针对政府及警队的仇恨言论，包括鼓吹于6月4日进行非法集会、趁机

进行犯法行为包括杀警。

而往年六四前夕，有艺术家会在铜锣湾以行为艺术方式悼念六四。3日晚，艺术家三木表演作品《离骚》，

躺在地上，用嘴咬住高长的杂草。艺术家陈美彤则使用马铃薯进行行为艺术，期间被警察制止，疑涉公众

地方行为不检被捕。

4日下午，有女版长毛之称的雷玉莲，亦被带上警车。 
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，美国领事馆窗边亮起烛光。摄：Nasha Chan/端传媒

领事馆发声 


往年，不同外国驻港领事馆会在Facebook发帖悼念六四。据《明报》报导，今年六四前夕，中国外交部驻

港特派员公署提醒多个西方国家的驻港领事馆，勿对六四议题表态。公署又向部分曾悼念六四的西方驻港

领事馆中人提及，香港过去悼念六四活动只是由“非常少数反华、对中国政府有敌意的人士”举办的非法行

为，或称六四事件已成历史，毋须记住。

不过，多个领事馆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六四相关内容。美国驻港澳总事馆于4日早晨，将Facebook页面

的封面图片更换为港大国殇之柱。澳大利亚驻港澳总领事馆亦在Facebook发帖，悼念于六四事件中丧失生

命的人，并称秉持对普世人权的承诺，“支持每个人享有言论自由、结社自由、政治参与、以及宗教或信仰

自由的权利。”

波兰驻港总领事馆则发贴指其为欧盟最大的蜡烛生产国。至晚上，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亦于Facebook发文，

贴上一张以多颗灯黄烛光配香港夜景的照片，文中写道“以此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镇压33周年”，

又表示欧盟“时刻与全球各地捍卫人权的人士站在一起”。

https://news.mingpao.com/pns/%E8%A6%81%E8%81%9E/article/20220604/s00001/1654279949107/%E5%A4%96%E4%BA%A4%E5%85%AC%E7%BD%B2%E7%9D%80%E5%A4%9A%E5%9C%8B%E9%A0%98%E4%BA%8B%E9%A4%A8%E5%8B%BF%E8%A1%A8%E6%85%8B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夏志诚于五旬节主日(节日) 提前弥撒讲话。摄：Nasha Chan/端传媒

第二年狱中过六四，李卓人点火柴禁食吁“铭记、坚持” 


过去32年，支联会均在六四当日举办游行及晚会。惟至2020年开始，警方以防疫为由禁止集会举办。去

年，在国安法压力下，六四纪念馆被关停、多名核心人物包括现年65岁的主席李卓人、前副主席何俊仁、

副主席邹幸彤等人相继因各案件身陷囹圄。及至去年9月，支联会宣布解散。

《明报》早前曾去信访问身处狱中的李卓人，问及会如何渡过支联会解散后的首个六四。李卓人表示，今

年为自己订下“初心、铭记、坚持”的悼念主题——“毋忘初心，铭记真相，坚持理想”。他整天会禁食，晚

上8时会在狱中点起火柴光，以回忆“多年来在维园的万千烛光”；又会唱民运歌曲《五月的阳光》，宣读早

年六四集会的悼辞和宣言，“让自己从中回到爱人民爱民主的爱国初心，使自己有坚持下去的力量”。据明

报了解，同在狱中的何俊仁和邹幸彤同样会禁食悼念。

在信中，李卓人指自己感到最遗憾的，是一众“天安门母亲”争取平反33年以来，已有64名成员相继离世，

而今年再有2名难属去世，惟平反之路仍远。他说自己不知道六四何时能平反，但寄语“天安门母亲”，在全

世界爱民主自由的人民心中，都会铭记民主先烈的牺牲。

目前，李卓人因前年六四集会等多宗案件在身，总刑期逾20个月。 
 民间的创意 


当公开悼念六四成为禁忌，民间亦有散落各地叫人“毋忘”六四的声音与文字。香港社会行动者庞一鸣于深

水埗开设的一拳书馆，其发文表示今在当区各地，均能发现“六四”痕迹——无论在电灯柱上、被弃置在街

边的床褥，还是电灯，都有被以红色喷漆印上“六四”字样。帖文下有一则留言写道：“灯在，人在。前事不

敢忘 初心不会灭 ”

https://news.mingpao.com/pns/%E8%A6%81%E8%81%9E/article/20220603/s00001/1654192842158/%E7%AC%AC%E4%BA%8C%E5%B9%B4%E7%8D%84%E4%B8%AD%E5%BA%A6%E5%85%AD%E5%9B%9B-%E4%BF%A1%E6%B8%AF%E4%BA%BA%E4%B8%8D%E5%BF%98-%E8%87%AA%E8%A8%82%E6%82%BC%E5%BF%B5%E4%B8%BB%E9%A1%8C-%E6%9D%8E%E5%8D%93%E4%BA%BA-%E5%88%9D%E5%BF%83-%E9%8A%98%E8%A8%98-%E5%A0%85%E6%8C%81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114689527031860/posts/pfbid02GC4eAnDEpmorjVNiSikqyujGB7yTjQDHy9Jhzg6LhFduStpLSLYU3DwbeKTY3uGkl/?d=n


敢忘，初心不会灭。

有位于铜锣湾渣甸坊的食店熄灯，每张餐台上摆着点亮的蜡烛。 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中文大学“民主女神”原址，有人摆放白色鲜花放在地上，旁边有“闭路电视运作中”标示。摄：Nasha Chan/端
传媒

大学的纪念︰“正因为没有空间，才会有创意” 


往年，大学也是六四纪念中不可忽略的场域，在香港大学国殇之柱和中文大学民主女神像前，市民摆上鲜

花、蜡烛，深鞠一躬。

2021年底，中大民女被拆走后，雕像在地面留下不深不浅的印记。雕像两三米外，校方摆上警示牌，提醒

有监控器正在摄录，旁边还有防疫599G的公告牌。6月3日晚，几名中大大陆生来到大学站前的空地，在

民女雕像的位置，贴上刚刚打印好的文宣海报，内容包括民女被移走后的中大学生报特刊、民女雕像的照

片等。

空地不远处，有人路过点了一支蜡烛，摆在墙角。20多岁的大陆生沈子昕（化名）今年特地来到民女处纪



念六四。去年民女移走时，有句标语写到“这是我们的中大”，今年她特地写了“这仍是我们的中大”。

民女不仅承载了六四记忆，也是中大学生生活一部分，是校园地标。 


沈子昕说，集体记忆需要具体的物件保存，“所以政权要摧毁符号性的东西。有人说，虽然民女被移走，但

记忆仍在。我不喜欢那个口号，记忆会在，但民女真的不见了。我印了一张民女的照片，那是和民女最直

接相关的。”

过往每逢六四，沈子昕就会去民女参与纪念活动，“会有同学在那边派蜡烛、派花，我自己也会带蜡烛。”

沈子昕说，今年多了有创意的纪念活动，例如寻找民女。不过，“创意”生长于日益紧缩的公民社会，“创意

另一个意思是，因为没有正统的方式，才会变得‘有创意’。就像他们说中国的抗争者有创意，但正是因为

（在中国）没有（抗议的）空间，行动才会变得有创意。”

此前，有中大生发起“寻找民女”活动，主办者用3D打印制作10厘米迷你版民主女神像，放置校园不同位置

供师生寻找。活动原订6月5日结束，主办者称活动引起校方关注，为免参与者承担风险，提前于6月3日结

束。

沈子昕认为，香港言论自由的空间正逐渐趋同于大陆，“要拐弯抹角地表达”，就连做一些微小的行动，也

让她开始感受到恐惧。“我用图书馆电脑打印文宣，电脑背靠墙壁，路过的人可以看到我在搞什么东西，我

就很担心，如果有人看到我打印的内容会怎么样。我没想到有一天，我在中大打印这些东西，还不是最激

进的内容，我会担心如果被人看到会怎样。”



2022年6月4日，香港中文大学，新亚书院对开空地，有“Missing 民主女神像”标语。摄：Nasha Chan/端传媒

6月4日早晨，根据端传媒记者观察，中大民女雕像贴有的海报已被清理。下午4时许，民女雕像空地面上

整齐摆放了4束白花，大学入口有警察驻守。David（化名）是中大校友，回中大旁听课程。进入学校后，

见到民女雕像空地摆了花，有人在拍照，才猛然意识到这里原本是放着民主女神像，以及“6月4日”不是日

历上普通的日子，而“有特殊意义”。David坦言，对六四的记忆，“不是会遗忘，只是那个意识的的确确在

减弱。”

David中学修读中国历史科，老师常常讲起六四，亦会带同学去六四纪念馆参观。从那时起，他几乎每年

都会参加维园集会。上大学后，他也会主动接触和了解六四相关的历史，不过近年他的思考和感受发生不

少变化。David认为，2019年之前，香港人更多以旁观者心态纪念六四，并基于“同一个民族”的身分认

同。然而在反修例运动发生后，他感受到“1989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也正在香港发生”，“虽然六四在

时间上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对于香港人来说，更像是‘当事人’身分在纪念。在David看来，集体悼念的活动

越来越难发生，“唯有在自己个人层面，以更大的意识和思考，去面对香港最值得珍视的自由。”

6月4日，中大校园人烟稀疏，悼念六四的学生不多，更多的人在拍毕业照。另一位中大一年级学生对端传

媒表示，将来成为老师的时候，会告诉后辈，民女空地上曾经有过什么，“物件和物理上的集结会消失，但

共同的回忆和思想永远会在。”

另外，中大校内有零星快闪式纪念行动。3日晚，有人在中大未圆湖点灯。4日凌晨，不同书院贴有

“Missing民女”单张，路边挂上印有六四画面“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”的横幅。端传媒记者现场观

察，有单张被人撕下，丢在地面角落里，横幅亦被移除。

而在香港大学，原放置国殇之柱的位置，基本上没有纪念六四的痕迹。 


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台湾重置六四耻辱柱，台湾人、外国人参加台北六四集会 


台北于6月4日傍晚6时40分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了“六四三三——民主抵抗极权，世界共撑自由”的

纪念活动，由华人民主书院等多个公民团体举办。端传媒记者目测，现场有300至400名参与者。

会场上除了排列“8964”的蜡烛之外，还有一些台湾NGO，以及诉求“解救图博”、发放“维吾尔妇女的见

证”小册的摊位。晚会进行期间，现场不时有人用粤语高喊香港反修例运动口号。

活动进程除了安排六四亲历者上台谈话之外，也播放了“天安门母亲”和民运人士预录的谈话影片，并在晚

间8点09分进行默哀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主办单位亦准备了缩小版的“耻辱柱”（港称“国殇之柱”）复制品在

现场重组，象征“耻辱柱”将移转来台。

由于台湾近年出现声音认为，六四事件只是“他国事务”、和台湾无关，因此不少讲者上台时都会特意强

调，台湾人之所以应该纪念六四，不只是因为“中国情怀”、“悲天悯人”，甚至不是为了“普世价值”，而是

因为中国的民主化，确实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前途，而对历史真相的追求，也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应该展现

的态度。

曾经参与往年台北六四纪念活动的小乔（化名）指出，今年的活动较以往不同，现场充耳听到的几乎都是

广东话，“以前台北的纪念晚会，还会有乐团表演，就是台湾常见的社运场子，和香港人的纪念方式不一

样。”

这场纪念活动的香港色彩，也展现在活动的名称上——舞台背板上大大的“撑”字，在台湾语境里以往比较



没有“声援、支持”之意，显然也是香港用语。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台北的纪念现场也能见到不少外国身影，比如来自美国的Mark（化名）。 


Mark正在宾州大学念博士、研究民国史，上个月刚刚来台，正在师大学习华语；五天前在新闻上看到活动

消息之后，Mark就决定要来看看，还把活动讯息转发给同学。

“因为我是学中国史的，以前在课堂上，一定会听到老师讲六四。我知道现在香港也不能纪念六四了，台湾

是最后一个可以纪念、而且讲华语的地方，所以觉得有必要到现场一趟，也想来表达对历史真相的支持。”

今年34岁的环境人权律师李菁琪则告诉端传媒，她从还在读大学时，就开始参加六四纪念活动，而她之所

以关注六四，则是因为她长年参与社会运动。

但李菁琪明显感觉，近几年的六四纪念活动，性质也出现了变化，“我们以前是纪念六四，但今年好像变成

在纪念‘以前还能纪念六四的时代’。”



李菁琪也观察到，来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台湾人，确实一年比一年少，反而香港人愈来愈常见；她认为，

这可能是因为这几年社会运动动能较弱，也跟社运面对的整体环境有关。“以前社运有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

国民党；民进党上台之后，社运人士只要稍微不听话，就会被打成中共同路人，所以社会运动就有点衰

退。”

但李菁琪认为，台湾人其实不应该因为民族主义、国家认同，就不去纪念六四、不去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运

动。“我一直在想，如果1989年的结果不是后来那样子，而是中国真的民主化了，说不定我们旁边就是个

成功的民主国家，可能也就不会对台湾指手画脚了，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。”

对李菁琪而言，关注六四，不只是追求历史真相，也是在关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，而这件事对台湾是很有

意义的。“如果我们是唯一记得这件事情的人，那我们就必须去记忆；一件事情如果被全世界都遗忘，它就

不存在了。”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台北集会让离散的港人继续悼念 




戴上鸭舌帽的港人陈先生低调地站在会场的一角。“今年给我最大的感觉，是因为很多香港人流散到海外，

香港不能搞，就让流散海外的香港人搞，我觉得这个甚至是比六四的本质更有意义。”

1989年6月4日当时，陈先生身处香港，正为德国电视台制作影片。“那时公司接到job都不敢开单。”怕的

是敏感。

他忆述，当时气氛很紧张，每一分钟都留意着直播，见证事件的发生，甚至有认识的新闻工作者正身处北

京现场采访。“最深印象在湾仔演艺学院旁边的大东电报局，所有国际传媒都要在那里发Wire（无线电），

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车围着大楼是很震撼的。”

他说，从前香港都比较开放，六四是一件每年的大事，但他在3年前移居台湾后，就感受到两地悼念活动的

差别。“台湾看待六四没有香港人这么近，始终当作一件历史事件去看待，对事件关注度、力度和规模都差

很远。”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上，在台港人重建国殇之柱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在会场中，不少人穿上了香港反修例运动有关字句的T恤，黄奕武是其中一个。他在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



参与香港的六四集会，后来更参与民间人权阵线，并担任副召集人，协助组织反修例运动中的100万和

200万人大游行。他自带了一个大灯，在微细的电子烛光异常亮眼。

在六四前数天，他在打手机游戏时，在群组说“过数天便是32+32”。香港的朋友纷纷就说“对啊”，但台湾

人就输入了“？？？”。“香港从1989年承传下来，做了很多年，是大家的努力继续做下去的，人很多，很

震撼，大家很团结，（维园集会）台上所说的都会感动。但台湾一向没有这个传统，没有就没有。”

这种现象也不禁让他想起台湾人对香港事件的关注。 


他亦特别提起，来台后留意到有关纪念六四“国殇之柱”（台译：六四耻辱柱）的命名争议，让他感到很无

奈。“意识形态这些东西，我都明白，但香港不是争论这些事情......我是想如果我是流亡的中国人，我会很

难过。”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，市民为六四死难者默哀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自由广场现场有不少港人家庭，带着孩子参与悼念，Claire 一家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带着8岁的儿子，特

意坐了约一个小时的车来到了自由广场悼念六四。



“其实都很感概。”Claire说。虽然八九民运的时候，两人都只是小学生，但是在成长的过程，见证维园如

何被逼爆，是在香港悼念六四的气氛下长大，“我们的感觉和台湾人是一定有分别。”

他们一家以前都会在维园参与六四集会，也曾经带过儿子去参与，但慢慢地这些习惯都成为禁忌。他们留

意到此时此刻在香港有关维园现场的报导就更加无奈。“从前去到、去不到，都会关注甚至留意报导，但后

来连游行集会都做不到，更加不要谈六四的纪念，明明一件应该要做的事，突然被阉割不能做，是很痛苦

的一件事。”

“昨晚的维园就已经全封不能进去了。”32岁的刘先生第一次在台悼念六四。“有些事情你习以为常，突然

有天不能做了，然后又再可以做了，事情就会多了一重意义。”

他形容，从前在维园参与的集会好像流程比较清晰，环节比较清楚。他也留意到台湾的六四集会渗入很多

香港元素。在集会期间，集会中更有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口号，又邀请了不少香港的政治人物发言。

他说，不知台湾人会否有“被骑劫”的感觉。“台北悼念六四也是因为多了香港人才开始搞，本来也没有很流

行，所以这件事情就变了好像有点由香港人主导。”

小冯（化名）告诉端传媒，她从2003年开始，便每年都会前往维园、参加六四晚会；谈起最后一次在维园

参加的晚会，已经没有支联会负责主办，但大家还是自发带着蜡烛过去、一切照旧，小冯眼眶开始泛满泪

水。“我觉得香港人好厉害，香港人已经漂流到这么多地方了，还可以有这个纪念活动发生。”

小冯去年才申请到“就业金卡”来台，今年是她第一次参加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；虽然现场有不少港人，但

一切都还是有些陌生，“如果这里没有发蜡烛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来参加什么。”

然而台湾的蜡烛，终究还是和香港不同——台湾用的是电子蜡烛，香港用的是真火烧的蜡烛，“每年都会有

小插曲，会发生小火灾的。”

提及台湾人看待六四的态度变化，小冯认为，那可能是因为“台湾人没有意识到中国民主运动和他们的关

系”，但“香港人纪念六四，已经不是单纯纪念六四本身了，也是在追求香港的民主化、追求历史真相，和

香港的民主运动融在一起了。”

小冯又指，虽然她能理解，台湾人因为国家认同，而对于纪念六四有些排斥，但香港人纪念六四，“并不是

因为中国和香港的连结，也不是因为血缘关系，而是在表达我们坚持事情的真相，也关乎我们对中共执政

的态度。”



2022年6月4日，台北中正纪念堂，六四三十三周年悼念晚会上于民主大道重建国殇之柱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香港以外，烛光遍布海外 


当香港纪念六四成为绝唱，悼念活动仍在各国遍地开花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，至少9国29城市参与。 


在六四前夕，香港自由委员会（ 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）将“FREE HONG

KONG”、“Tianamen Square June4, 1989”等支持民主自的字句投射在伦敦塔桥上。后获英国上议院议

员阿尔顿（David Alton）发推文，表示“世界将不会忘记。”此外，英国多个城市包括伦敦、伯明翰、爱

丁堡及曼城等均有举行悼念活动。

在美国华盛顿，当地时间6月3日晚上，过百人出席由“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”举办的晚会，众人在一

座“民主女神”的复制品前点起烛光悼念，并在大会带领下为六四死难者默哀。参加者包括前八九学运领袖

王丹及吾尔开希、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、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等。

王丹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正因香港目前现在这种情况，他认为人们在海外纪念活动的责任更重，让香港

的烛光延续到海外。而从台湾前来的吾尔开希亦表示，每年的六四集会都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，“向‘他

们’报告我们没有停止，我们还在继续，我们没有忘记”。

https://twitter.com/davidaltonhl


此外，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各种悼念活动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，在捷克布拉格在六四当地时间下午2时，

国殇之柱将会揭幕。此前，雕塑创作者高志活曾透露即将在布拉格为该雕塑揭幕。而德国多个城市，包括

柏林、杜塞多夫、海德堡、法兰克福、汉堡、科隆、慕尼克均有六四集会。

另在日本东京，一如去年，亦有声援香港及支持平反六四的日本人及港人，齐集在中国大使馆前举办抗议

活动，后在新宿站南出口举办悼念会。


